
提要：
唐鹏的车正在路上飞驰，他已

经很久没在下班的高峰期开这么
快的车了。此时，他的脑子转得飞
快，脑海中不再是那些数字、那些
规矩、那些条条框框，满满地都是
一个人——— 林君。

他们谈起各自这些年来的情
况以及目前工作，许挺开始抱怨，
说他们喻局最近安排他去抓入室
盗窃、偷扒抢劫这种鸡毛蒜皮的
工作，他是搞刑侦的，做这种治安
工作，有些不太对路，接下来，他
神神秘秘地悄悄对于强附耳透
露，似乎这个工作是陆虎城专门
要求的。

他们都是敏感而专业的行
家，一句轻飘飘的话就足够起到
点睛的作用了。于强没有考虑就
决定立刻向工作组长汇报，至于

许挺为什么要给他透露这个消
息，他有什么目的，于强暂时可以
不管，他借口上洗手间，然后拨通
了叶杨的手机。

叶杨第一反应并不是激动而
是意外，他发了几秒钟的呆，然后
开始思考，有一刻，他甚至怀疑这
是否是陆虎城故意设置的一个陷
阱，但是他立刻就予否定，这个陷
阱除了浪费一点儿工作组的时间
不会有任何收获，陆虎城不会做
这种笨事情，光是这个风声传出
去，就足以动摇他在云州的影响
力，形成对他不利的舆论，他犯不
着自己往自己身上插刀子。叶杨
冷静地指示于强，尽量从他的同

学那儿获得更多的详细资料，要
加强联系，保证这条线不断，争取
从云州警方，实际上也就是他这
位同学那儿得到第一手情报。另
一个给了他惊喜的是付伦佑。

于强的小组按照周一的分
工，对胡迁的个人资料进行了分
析，罗列了一些出击的方向和突
破点，这几天，他们做了大量的工
作，甚至远赴江城待了两天，而突
破，就是在这两天中取得的。

他们研究胡迁的个人资料时，
发现在胡迁以前公司中有一位重
要人物，他的财务主管黄青瑜，几
年前离开了胡迁的大千公司。

黄青瑜离开大千公司后到江
城一家外资企业做财务工作，现在
已经被提升为财务总监，开了一家
美容会所。于强他们到江城后首先
就去拜访这个女人，进行了一些政
策宣传和旁敲侧击的询问，一无所
获，谁知他们返回云州，已经把她
的名字划去后，黄青瑜却在周末亲
自开车来到云州向工作组反映情
况。付伦佑接待了她。黄青瑜提供
了一些以前大千公司违法犯纪的

线索和证据，其中最有价值的一
条，胡迁曾经让她去银行取过二十
万现金送给陆虎城。当时，陆虎城
是资州县委副书记，他们公司依托
陆虎城的关系在资州承接了资州
开发区的土建工程，钱虽然是胡迁
一个人去送的，她没有亲眼所见，
但事后胡迁得意洋洋地亲口告诉
过他：“这下总算搞定老陆了。”

付伦佑是在笔录的空隙向叶
杨汇报。“这下可算逮住他了！”电
话中的付伦佑压抑不住的兴奋。
叶杨有些失笑，陆虎城要是这么
容易逮住，他就不是猛虎市长了。
同时，黄青瑜的指证有什么用？就
算是事实，也必须要有证据。

他花了一些时间才能够平静
自己的情绪，然后给付伦佑下达
指示，尽量落实细节和证据，同
时，也不要被这个女人的一面之
词蒙蔽。而这个时候，卢长贵在家
里接到了匿名举报电话，举报人
透露云州市市长陆虎城可能违规
挪用住房公积金。

这个电话是关小予安排的。
他虽然已经把球踢给了蔡松坡，

但对市委书记并没有抱太大的希
望，无论于公于私，蔡松坡都可能
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捂
盖子做法，而只有人大主任才可
能全力引爆这颗地雷。跟副市长
的预想一样，卢长贵接到这个电
话后喜不自胜，立刻召来了人大
财经处处长，准备好好地扮演一
回掀盖子的角色。

这个夜晚，对云州市市长陆
虎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关
小予从一个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地方撕破了他的防御；他最具实
力的对手，云州人大主任卢长贵
抓住了他的软肋；他最直接的权
力支撑、云州市委书记蔡松坡对
他的信任产生了动摇；而最致命
的一击，却是来自他的盟友多年
以前结下的恶孽，黄青瑜可能直
接把他们一起送到万劫不复的地
狱；最后，还有正面进攻，摆开堂
堂之阵的叶杨。

所有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展
开行动，十面埋伏，黑云压城。

提要：
白天美国人依靠着强大的空中

支援和猛烈的炮火攻上来，晚上志
愿军部队再借着夜幕的掩护把美国
人打下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鲜血
染红了白雪皑皑的大地。

提要：
这个时候，两个重要的消

息让叶扬看到了希望。这个周
末工作组留下付伦佑值班，其
他的人都可以回省城，但是于
强被他以前的同学、现在的云
州公安局刑警副大队长许挺强
留下来。

“撤退？谁说我们要撤退？”史密
斯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不满。

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撤退”
对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而言是一个
十分避讳的字眼，因为他们的作战
手册里只有进攻，只写着进攻，从来
就没有“撤退”的字样，所以在讨论
部队的行动问题时，他们都一直小
心翼翼琢磨着字眼，用“转移”这样
的词语取而代之。

史密斯看了看大家，温文尔雅
的面孔上神色严峻：“我们现在面临
着的情况显而易见，陆战队要去夺
回身后的补给线，要去占领和建立
新的阵地。因此，我们的行动绝不是
什么撤退，我们是转回头向南进攻，
向我们的身后进攻。”

重新出击死鹰岭，美国人的凝
固汽油弹把整座山峰都融化了，白
色的雪地变成了漆黑的焦土，使得
夜幕中的死鹰岭与周围的冰雪世界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百十号人排成散兵群的战斗队
形往山头上摸去。吴铁锤、欧阳云逸
以及师部的作战科长跟在队伍后
面。打法并没有改变，还是之前吴铁
锤确定的“奇袭”：潜行到手榴弹投
掷的范围以内，一通锣响，上百颗手
榴弹一齐砸到美国人头上。吴铁锤
没再叫部队脱鞋子，雪地变成了焦
土，积雪化为了雪水顺坡而下，流在
一个个弹坑里结成了冰冻。现在，鞋
子踩在地面上不会再有嘎吱嘎吱的
响声了。

眼看着半山腰上的阵地越来越近
了，部队都匍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上
爬。陈阿毛跟随在吴铁锤和欧阳云逸

的身后，一只胳膊向前爬，一只胳膊夹
着雕花云龙纹的铜锣，以防行进过程
中锣面碰到石块发出声响。吴铁锤拍
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做好准备，随后
和欧阳云逸、师部的作战科长爬进了
一个大大的弹坑，陈阿毛也跟着他们
爬进了这个弹坑。

“都准备好。”从后面传来了吴
铁锤低低的命令声。百十号人都把
木柄手榴弹拎在手上，弹盖子揭开，
拉火环套在指头上。陈阿毛一手提
锣，一手擎着锣槌。

吴铁锤一把拽出二十响的驳壳
枪，猛不丁大喊一声道：“敲！”

陈阿毛一个激灵，未待吴铁锤
话音落地，锣槌便下意识地砸在锣
面上，“急急风”猛烈而又急促的铿
锵震耳之声骤然而起，一瞬间打破
了死鹰岭的万般寂静。

战士们紧随着锣声一跃而起，
人人手里都拎着揭开了盖子的手榴
弹。他们刚要把手榴弹投掷出去，却
见一片黑乎乎的石头蛋子一样的东
西迎面飞来，砸在他们的胸上，落在
他们的脚下，顺着山坡滚落在他们
的后方。短短的几秒钟之内，这些

“石头”就轰轰地炸开了，山坡上接
二连三爆发出一团一团暗红色的闪
光，土石飞溅之中，寒冷的空气被不
断撕裂，烧焦的山坡打摆子一样颤
抖不已。

“石头”一样的东西并非石头，
它是美国人的甜瓜式手榴弹。

爆炸声中，美国鬼子阵地上的
枪声也急风般响开了，一条条火舌
穿透了夜幕，抽打着山坡上的人群。
冲锋的战士被成片成片地炸倒、打
倒在焦黑的土地上。

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此时此刻
晕头转向的不再是山上的美国人，
而是弹坑内的吴铁锤。虽然他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有一
点吴铁锤的心里非常清楚，那就是
美国人事先有了准备，偷袭没有成
功。

攻击预有准备的美国鬼子无异
于以卵击石，僵持下去必定会造成
部队更大的伤亡。吴铁锤马上清醒
过来，命令陈阿毛鸣金收兵。

“慢三锤”悠缓的锣声富有节奏
地响了起来，它一下一下，穿越了枪
林弹雨，召唤者浴血奋战的士兵。

上一次他有这种心情，还是骑
着车去向林君表白……他还记得把
戒指戴上林君白皙的手指的时候，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拉着她走一
辈子。他们走过了10年，一起经历了
那么多风风雨雨，互相扶持着，互相
开 心 着 ，他 们 还 没 有 自 己 的 孩
子……

可是刚才看到那段直播，他觉
得自己必须要赶来。

是什么时候开始，她也会对别
人这样微笑了呢？是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少？是什么
时候开始，他们离得这样远了呢？

林君一愣，回头见到唐鹏。两个人
隔着几步，那距离很近，但是感觉又很
远。唐鹏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憋了
半天才叫了一声：“君君……”林君有
些惊讶：“你怎么会来？”

“正好路过，所以来看看你。”唐
鹏撒了谎，他的心跳渐渐平静下来，
看着熟悉而又陌生、干练而又美丽
的妻子，好像身边一切都不存在了，
眼睛里只有她，心里也只有她。

盖子玉也凑了过来，微微眯了
眼看了看林君又看了看唐鹏：“看来
你就是林君的丈夫？”林君忙道：“我
给你们介绍，这位是我先生唐鹏，这
位是画家盖子玉。”唐鹏冲着盖子玉
伸出手：“你好。”

盖子玉却没有握手的意思，开
口问道：“唐先生是做哪一行的？也
喜欢艺术吗？”唐鹏摇摇头：“我是做
财务的，跟数字打交道。对艺术，对
艺术一窍不通。”盖子玉笑了：“那可
真太可惜了，林君和你恐怕没什么
好聊的吧。”唐鹏看了看林君：“呵
呵，我们，我们是互补，君君的数学
不好。”盖子玉微笑着转向林君：“林
君，你的数学不好吗，呵呵。”大家短
暂地沉默了一会儿，空气仿佛在几
个人中凝结。

唐鹏忽然觉得今天过来也许是
个错误，他有些尴尬道：“君君，你忙
吧，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家里见。”

唐鹏回到家，就躺在床上打开
了电视，他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
屏幕，可是电视里播了什么，他却什
么也不知道。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唐妈妈早就已经回屋睡觉了。电视
上的节目也停止了放映。门外终于
传来了开门声，唐鹏忙从床上下来，
看到了一脸疲惫的林君。

林君走进了屋，第一件事就是脱
下穿了一天的高跟鞋，第二件事是跑
到洗手间去卸妆，等忙完这两件事，她
往沙发上一坐道：“真累死我了，这双
高跟鞋简直要了我的命。”

唐鹏在她对面的搁脚凳上坐下
来，轻轻地揉着林君的脚：“我说你
以后就少穿点儿高跟鞋，反正你人
又长得不矮，还拣这个罪受。”

林君笑道：“你知道什么呀？高跟
鞋，那是女人的尊严，女人再怎么委屈
自己，这尊严怎么能放一边呢？我告诉
你，我以后就是死了也要穿着高跟鞋
进棺材的。真舒服呀，再给我揉揉。”说
着，林君享受地闭上了眼睛。

“女人哪，就是死要面子，我真
是想不通你们，过去呢，是封建社会
一定要女人缠小脚，女人是泪水一
大缸，那是没办法，现在呢，是女人
自己哭着喊着要穿高跟鞋，自己跟
自己过不去，这为的都是什么呢！你
说说这都是为什么呢？”唐鹏揉着林
君的脚，仿佛晚上的一切不愉快都
消失了。

他低着头，却半天等不到林君
的回话，抬起头来发现林君已经歪
着脑袋在沙发上睡着了。唐鹏叹了
口气，走过去铆足了劲儿抱起林君
把她放到床上去。

林君一边迷糊着脱衣服，一边
说：“谢谢老公。”窗帘没有拉好，有
一缕月光透了过来，正好照射到林
君的脸上，唐鹏躺在一旁望着林君
的睡颜，心里忽然就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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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 你你还还在在这这里里

格日识一字

下下期期预预告告1199 意意外外出出现现了了

下下期期预预告告1177 你你还还爱爱我我吗吗

发音：
谐音：胆
释意：1 .黑，乌黑。 2 .弄脏。
用法：〈副〉1 .坦然；实在。～其然乎。———《诗·小雅·常棣》

〈名〉1 .污垢。或～点而污之。———《楚辞·九辨》
〈形〉1 .黑的。青坛蔚其岳立兮 ,翠幕～以云布。———

潘岳《藉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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